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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老头子不习惯济南
六十多岁了两地分居

27日，历下文化广场，每天
下午都能看到很多老人推着婴
儿车在广场散步，二孩政策实
施后，为照顾孙辈离开老家的
老人越来越多。来自青岛胶南
62岁的张芳（化名）就是其中一
位，从女儿怀孕开始，她就来到
济南生活。

鉴于女儿、女婿工作忙，张
芳便与老伴商议，自己先来照
顾外孙。按照计划，她要一直照
顾小外孙到3岁，到孩子上幼儿
园了才回去。这段时间，老伴一
个人在胶南，有空就来济南看
看外孙，一方面是因为老伴不
习惯这里的生活；另一方面，也
是最主要原因，女儿家住房面
积有限，住不下。

“现在照顾小孩太累，讲究太
多了！从奶粉选择、冲泡，再到碗
筷消毒，女儿方方面面都有要
求。”这让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张
芳十分不习惯，“可再不适应，为
了帮孩子，也得咬牙坚持。”

这也是大多数济漂老人的
心声。王美（化名）刚满60岁，但
对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她来说，
自己已经步入晚年。“城里虽然
好，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家。”
来济一年多，诸多不适应。

在照顾孙子的问题上，王
美常与儿子儿媳发生分歧———
小朋友找孙子出去玩，王美不
放心，宁愿让孙子呆在家里，儿
子却认为小孩子应该多出门活
动；孙子犯了错误，老人总是不
舍得批评，儿子却认为绝不能
纵容孩子；孙子贪玩不吃饭，王
美一口一口地喂，儿子儿媳对
此却不以为然。

不过，毕竟是在儿子家里，也
不能让儿媳烦，平时有看不惯的
王美就憋着，“我来就是看孩子
的，只要他们好，我的任务就完成
了”。像张芳、王美这样为照顾晚
辈而“漂”的老人不在少数。《中国
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照
顾晚辈、养老以及就业，是构成老
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为照料
晚辈而流动的老年人口占流动老
年人口总数43%。

和子女聚在一起
却难抵精神空巢

与众多两地分居的“老漂
族”相比，来自河南的张大爷虽
然不用与老伴分居，然而离开
生活了60多年的地方来到济
南，寂寞和孤独时不时涌上心
头。“上了岁数，本该享享清福，
现在为了孩子，却得重新适应。”
张大爷说，“买菜、做饭、带孙子，
老爷们儿很难插上手，这一口方
言想改又太难，新邻居们根本听
不懂。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只能
在小区和周边溜达。”

9月中旬，他发现小区停了一
辆“豫A”车牌的私家车，心里那
个高兴啊，别提有多亲切。几乎每
天，他都要到停车的地方去，看看
车在不在。“结果等来了一个姑
娘。如果车主是个男人，我肯定递
上烟，用家乡话好好聊上一聊。”

“老家的房子一直都在，我
还是想回老家。”65岁的李刚一
年前跟老伴从枣庄搬到济南。
25日，见到李刚时，他正一个人
坐在广场长凳上晒太阳，离他
不远就有不少老人聚在一起打
牌、聊天，李刚显得很孤单。“方

言听不懂，在这里没有朋友，整
天就跟坐牢似的，现在都不愿
出门了。”

李刚说，一年来他每次提
出自己先回老家，让老伴儿在
这儿照看孙子，儿子都跟他发
脾气，说他不会享福，回去了让
老家人骂他不孝。“你说这是享
福还是受罪？”

山东大学社会学家张洪
英认为：“老漂族”的精神现
状就是心理空巢或是精神空
巢。以前自己是家中的权威，
换到儿女家居住，这种价值感
便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失
落、孤独、衰老、抑郁、焦虑等
不良情绪，同时，由于子女上
班非常繁忙，忙碌一天后回到
家也很少与父母交流，老人更
觉得孤单。

有的宁愿坐着发呆
也不进社区服务中心

王鹏是山青社工服务中心
的社工。他所在团队正在甸柳
三居开展“‘爱晚’城市锦囊”济
漂老年人城市融入服务项目。
活动进行半年，看见广场上的
外地老人们都扎堆聚起来聊
天，“老人们没有了之前的孤单
冷清，我们很欣慰。”

刚来社区时，王鹏与同事
一直从事“银龄俱乐部”老年大
学的项目。社团活动开展起来
后，王鹏却发现：参加社团的大
都是本地老人，外地老人很少。

“济漂老人鲜有参加的，他们宁
愿在广场聊天发呆，也不愿走
进社区服务中心。”为此，经过

调研，山青社工服务中心通过
济南公益创投活动，开展了

“‘爱晚’城市锦囊”济漂老年人
城市融入服务项目活动。

开展之初，王鹏等几名社
工很难得到社区济漂老人的信
任。“看见我们在文化广场做问
卷调查，老人们都躲着我们
走。”没办法，头几期活动，王鹏
苦口婆心、生拉硬拽地找了几
位济漂老年人参加活动。“慢慢
地，他们相信了我们，也开始主
动向其他济漂老年人介绍我们
的活动，如今社区内已有59名
济漂老人参加活动。”

“一开始并不知道有这个组
织，知道后便经常来参加。”自活
动开始，来济十年的潍坊昌乐老
人王观胜，几乎没有落下。有时见
捧场的老人不多，王观胜便主动
去广场招呼老年人参加；有时候，
活动时社工人手不足，他便会主
动搭把手。“一个是开心，有人能
聊天；一个是交流很多事，认识了
一些老人。”

老“漂”易有负面情绪
关爱需要社会合力

由于离开原有的生活环
境，来到陌生城市，“老漂族”面
临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
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继续
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老漂族”出现适应不良、
孤独、自卑等负面情绪。

记者发现，受访的在济外
地人，在陌生环境里，容易产生
精神上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济
南二安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
庄卫东分析称：在中国传统观
念里，父母在子女面前有着极
大的“权威”；但是来到子女家，
地位发生转变，老人的“权威
感”便会瓦解，部分老人在心理
上会有寄居的不适应感，“他们
内心会产生自卑、无用等负面
情绪。这些负面情绪最终形成
主观上的无能感。”

山东大学社会学家张洪英
称，济漂老人作为社区的“边缘
人”，没有朋友、无法融入城市社
区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对于老年
人来说，来到陌生的城市，与原有
社会支持系统脱离，他们并不能
马上适应当地的生活，不敢与陌
生人交往；同时社区也很少开展
针对老漂族的活动，即使有相关
活动，他们也大多不会主动参加。
旧的生活圈子远离，新的生活圈
子难以建立，遇到家庭琐事、情感
孤独等问题时便难以排解。”

此外，由于我国社会保障
机制尚不健全，一些流动老人
的异地生活或多或少会遭遇就
医、社保等问题，最突出的就是
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

“户籍制度以及与其挂钩的一
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引起的制度
壁垒阻碍了老漂族的社会融
入,再加之处于老年期的老漂
族在生理、社会经济及心理上
处于弱势,都导致了老漂族在
社会融入过程中遭遇困境。以
济南市为例，免费公交、居民养
老补贴只是针对济南市户籍的
老人，外地老人无法享受。”

张洪英认为，解决这些问
题，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给予
充分重视，采取切实的行动，如
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
将地区社保普惠到流动老人群
体上，尽快打破地区之间壁垒，
实现异地医保等在全国的“联
网、联通、联动、联保”等。

而另一方面，流动老人及其
子女自身的因素也很关键。与父
母相处，需要年轻人多讲孝道，
遇到问题多与父母沟通，不仅关
注老人的物质生活，更要重视他
们的精神生活，多一些陪伴。“当
务之急是制订适当的社会工作
服务方案，加大对这些家庭的支
持力度，同时引入社会工作者参
与提供相关服务。”

■老“漂”·调查

老有所依却“漂”在济南。济南有这样一些老人，为了工作繁忙的子女，放弃老家几十年的固定生活，到
济南照顾儿孙，成了老“漂”一族。他们在济南在孩子身边，如何适应新环境？这样的决定经历了怎样的选择？
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又有着哪些“爱与哀愁”？本报今推老“漂”报道，关注这个群体的喜乐与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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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照顾儿孙来到陌生城市
与孩子团聚了也会有孤独感

济济南南老老漂漂族族的的
““爱爱与与哀哀愁愁””

随着城市化扩展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为子女或第三代，这些人的
父母也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生活，这些老人被称为“老漂族”。他们甘愿
当起“家庭保姆”，每日为照顾儿孙起居操持家务。他们虽然享受着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
却也承受着孤独和烦恼……

历下区文化广场上有不少外地老人。

为了帮助孩子，曹建英（右）老两口从老家来济南照顾孙子。与孙子在一起，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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